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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第一批工人新村住戶的結婚生子，他們的二
代、三代亦在此居住扎根。不同於擁擠的弄堂或富
人的別墅，在工人新村長大的孩子，有着符合這裡
的價值觀、人生觀，他們身上體現出的氣質，也
具有新時代的代表性。
父輩落戶在工人新村的曹舒笠透露，在搬入工
人新村前，和父母兄弟姐妹擠在老式里弄的「72
家房客」房間裡，「一幢房子裡住着好多人，大
家經常為搶地方大打出手。」換到工人新村後，
住房面積寬敞多了，雖然也是公用的廁所、廚
房，但大家都很講規矩，公平合理分配資源。
曹舒笠很慶幸少年時期入住工人新村。「如果
在從前那種環境裡長大，說不定我現在就是錙
銖必較的小市民。在工人新村的成長中，我懂
得了守規則、講公平以及人和人之間需要有合
作精神。」
郭洪祥的孫輩郭俊，同樣是在彭浦新村長

大的「第三代」，不似現在住宅小區裡住戶
的隔閡，他幾乎認識樓裡上下左右的每一家
原住戶，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工人新
村長大的孩子，關係都很密切，一起在樓下
客堂間做功課，一起在新村裡撒歡瘋玩。造
訪鄰居家，更是打個招呼隨時可以進去。
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郭俊，至今還保持着
樂觀開朗的個性，渾身充滿正能量。
另據公開資料顯示，很多工人新村最初
的選址在政策上頗有講究，如長白新村、
鞍山新村等緊靠這知名學府，用意也是想
提升工人子弟的教育和文化素質。在政策
扶持下，工人新村走出了很多文人墨
客，比如上海著名作家管新生、復旦大
學教授陳思和等。不同於人們想像中的
文弱書生，他們個性豁達，講義氣，骨
子裡流淌着工人階級的血液，這樣的知
識分子也更願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

第一太平戴維斯在近期發佈
城鎮化發展歷程報告中，

梳理了過去70年來中國在宏觀
經濟和城鎮化領域的種種變革與
發展。其中在新中國成立初始階
段，迅速恢復國民經濟體系，為
後續經濟建設創造條件成為首要
任務。於是國家的發展中心從鄉
村轉往城市，在城市的邊緣興建
了學校及工廠等建築。工人新村
在各地建成開花，便是城鎮化歷程
的第一發展階段，是政府以工業化
帶動全國發展之戰略的實踐探索。
「我們兩口子住這裡挺好，生活

方便得很。」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
年逾90歲的郭洪祥家——彭浦新村
35號，彭浦新村作為上海第一批工人
新村，建造於1959年，具有濃郁的
蘇式風格，底層有前後貫通的公共客
堂，寬大的樓梯，一梯三戶的格局。

選拔勞模分配住房
新中國成立後，郭洪祥被分配去了

素有中國工業鍋爐搖籃之稱的上海四
方鍋爐廠。作為廠裡的實幹帶頭人，
他多次評上先進，拿到的獎狀不計其
數。「以前廠裡分配的活，要我3個
月內完成，最後我用了幾周就能完
成。」說起曾經的經歷，郭洪祥滿臉
自豪，自己本來住的地方離工廠十分
遙遠，但廠裡為照顧先進分子，便分
配了就近的住房給他。畢竟在60年
前，能夠擁有一套獨門獨戶的房子，
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還有浴
缸、抽水馬桶、朝南的大陽台，50年
代住房擁擠的人哪裡見過這些，」郭
洪祥回憶道，「但工人新村這些全都
配備齊，住進這裡的人都感到無比光
榮，那是國家給的獎勵。」

建立完善配套設施
自打來此居住，郭洪祥亦見證到彭

浦的日新月異，「開始房子前還有水
溝，夏天蚊子多，而且買菜只能向當
地農民買。後來就漸漸好了，水溝變
成綠化帶，菜場、商店、學校、電影

院、醫院都有了。現在地鐵也通了，
這個區也成為上海最繁華的靜安
區。」
郭洪祥的隔壁鄰居楊雲璋，也是在

工人新村剛建好就搬進來的第一批住
戶，同是年過90歲的楊雲璋說，當年
這裡就是上海的農村，「後面就是農
民種的田，公交車只有一部95路。另
一側還是墳地，一到過年來上墳的人
可多了。」漸漸地，農田不見了，墳
地亦遷走了，路越修越遠，巴士也越
來越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統計了一下，目前

彭浦新村地區的巴士線路，除去地
鐵一號線，還有10多輛巴士，很多
線路均直達市中心位置。因此這裡

的房子雖然房齡老，但均價也在4萬
元至6萬元（人民幣，下同）之間。
楊雲璋曾打趣道，「現在我住的這
房子要值200萬元了吧。」香港文匯
報記者發現，如按地區均價乘上住
房面積來看，或許要比200萬元還多
出不少。
類似彭浦新村，上海其他幾處工人

新村發展至今也都成為市內最繁華
地段，如楊浦區的控江新村、虹口
區的玉田新村、普陀區的曹楊新
村，當初靠近上海邊緣地帶工業區
的選址，如今都是上好的商圈，這
折射出上海產業結構的調整，加速
了其城市化進程，實現了以工業化
帶動全國發展。

在上海的城市建築中，有一種住宅修建得四四方方，

排列井然有序，就連樓內的每室每戶都統一規劃，整齊

得恍如閱兵。這便是上海的工人新村，始建於上世紀50

年代，大大小小數量多達200多個，近60萬工人家庭先

後入住於此。至今，仍有數量眾多的人居住其中，最早一

批住戶很多已經90多歲高齡，他們在此的生活、所經歷的

故事，見證的不僅是住宅區的變化，更是一個時代的變遷

過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鄰里和睦
造就開朗性格

啟「拆落地」工程 升級居住條件
與彭浦第一批工人新村有一街之隔的

對面街區，有着一排排嶄新的帶電梯高
層建築，這幾棟樓在一群低矮的老舊房
屋中尤為顯眼。原來這就是去年彭浦新
村啟動的彭三小區第4期的「拆落地」
（指把舊樓拆除，在原址上重建新房）
改造工程，項目竣工後徹底改善了423
戶居民的居住條件，亦為上海其他200
多個工人新村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作出
了樣板。
工人新村曾是工人階級壯大崛起的象

徵，在當時有着「一人住新村，全廠都
光榮」的輝煌時刻。但不可否認的是，
隨着國內商品住宅的飛速發展，如今的
工人新村已顯示出越來越多的不足，特
別是在滿足現代人居住條件方面，已經
疲態盡顯。
很多居民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反映，當

前最大的痛點便是存在廚房、衛生設備
幾家合用現象。此外，隨着住戶年近耄
耋，沒有電梯，步行上下樓梯亦帶來諸
多不便。有些住戶因為不堪居住條件，

甚至放棄優越地理位置，搬去遠郊居
住。

改建高層新屋 再擴2平米
在此背景下，彭浦新村特設了舊住房

改造辦公室，為工人新村未來出謀劃
策，最終創新出了「拆落地」改造工程。
「拆落地」需要將一些老舊的低層住宅拆
掉，計算好住戶後，再在原址改建高層
新屋，新房的戶數要能滿足原有拆遷戶
數，且面積在原有基礎上再多2平方
米，多出的地面空間則做停車場和綠
化。
郭洪祥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在他

所居住的房屋，也開始了「拆落地」的
徵詢意見階段，他們非常高興住房條件
可以有再次改善的機會。「60年前人家
看我們的房子時羨慕不已，現在我們看
對面的新樓也很羨慕。聽說我們這裡的
改建項目已經啟動，就盼着早日可以『拆
落地』，讓我們再住一次新房。」郭洪祥
和老伴都期待着居住條件再次升級。

曹楊新村是新中國成立後的
第一個工人新村，今年3月起
開始了成套改造，相較其他工
人新村的拆遷式改造，這裡採
用的方案不僅可以將近70年的
老建築大部分保留下來，還能留
住上海一個時代的記憶。
今年93歲的上海市老勞模孫文

傑對曹楊新村有着深厚的感情，
因為他曾以義務勞動的方式參與
了曹楊一村的建設，目睹了這裡
的發展全過程。孫文傑憶述，
「這裡曾是由蘇聯專家設計的洋
房，整棟樓由兩翼加一個突出組成
穩固的三角形，木樓梯木地板，非
常漂亮。」房屋的大樑、地板木，
他都曾扛在肩上搬運過。
曹楊新村在建築設計上頗具特

色，一幢幢白牆紅瓦尖頂小樓，呈
扇形分佈。曹楊一村居委會工作人
員還介紹道，1929年美國人科拉倫
斯．佩里創建了「鄰里單元」，其中
一條講究的便是鄰里空間，曹楊新村
的總設計師汪定曾採用了這一理念來
設計曹楊一村，現如今看來，這樣的
排列使得樓房間距大，既充分保障了
每幢樓的日照，又使得前後樓之間具
有相對的隱私空間，先進的格局理念，
在當今很多商品房中都較為罕見。
如今半個世紀過去，里弄中的風鈴

聲、樹影下的街坊笑語已成記憶。有見
證了曹楊新村幾十年來的變化的居民感
慨，「時代變了，曹楊新村卻沒有變。
就煤衛合用這一點，現代人哪裡受得
了？」
曹楊一村源園居民區黨總支書記潘斯

一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今
年已經實施了成套改造，包括合用戶改
獨門獨戶、綠化及道路的更新換代，目
的就是為了讓這裡的居民住得更加舒
適。不少居民亦贊成這樣的改造方案，
認為曹楊新村如果能夠保留下來，那上
海幾代人的集體回憶也能夠一併傳承下
去。

■孫文傑曾以義務勞動的方式參與了曹楊
一村的建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

■如今的工人新村在居住條件方面疲態盡
顯。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

■郭洪祥夫婦在工人新村住了60年整。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

■彭浦新村「拆落地」工程改善了居住
條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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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工人新村上海的工人新村，，始建於上世紀始建於上世紀5050
年代年代。。圖為曹楊新村鳥瞰圖圖為曹楊新村鳥瞰圖，，它是新它是新
中國首個工人新村中國首個工人新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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